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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复旦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李源潮校友访谈录

卢昌海

我 1978 年进入复旦学习，83 年

离开。在这 6 年中，4 年是学生，2
年是老师。实际上，作为学生的时间

还不到 4 年，因为我们是 77 级，那

一级由于入学时间的缘故损失了小半

年。我做过管理系老师，后来又在复

旦团委工作过，然后到了团市委。所

以我对复旦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复旦

既是我作为学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

是踏入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进入复旦前，我已经跨出学校，

在社会上劳动和工作了近十年。当时

我是一个已经有 4 年教龄的老师了，

是业余工业专科学校的老师。他们认

为像我这样在上海已经有份较好的工

作，还要去读大学，是不是有点不值得。

但是，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一个目标——

读大学。读完大学，还要读硕士、博士，

最后做科学家， 这是我从小之梦。当

时我常看的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科

学就是力量》之类的图书杂志。所以，

十年来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

不能上大学总是有些耿耿于怀。因此

我去报了名。当时家里和同事都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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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复旦大学的数学楼。楼上曾经安装过中国第一台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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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只有单位领导知道，因为需要单

位出证明。我们还要继续工作，没有

很多时间复习，那时也没什么复习的

资料和复习的概念。到

考试那天，我是请假去

的。上午参加考试，下

午回来继续工作，然后

第二天再去考。

我不是第一批拿

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

当时以为自己没有考

上。没拿到通知书的时

候，我就告诉自己，尽

自己的努力，至于能得

到什么，是社会给你的。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

都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是不能超

越社会的。但是，反过来，一个人要

复旦图书馆 ： 复旦学子吸收知识营养的地方

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一个目

标——读大学。读完大

学，还要读硕士、博士，

最后做科学家， 这是我从

小之梦。当时我常看的就

是《十万个为什么》、《科

学就是力量》之类的图书

杂志。

力求能主宰自己。这就叫作唯物史观

和个人努力的结果。唯物史观就是承

认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努力又叫主

观能动性，也不能缺少。

缺少了个人努力，那么

整个人也就缺少前进的

动力。因此，我当时就

边工作，边等消息，等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感觉是失而复得。

我接到入学通知

书时的心情，和现在中

学刚刚毕业的同学不太

一样，既有一种激动的

心情，感觉自己十年梦

圆，人生翻开了新的一

页，同时又有很冷静的思考，毕竟我

们耽误了十年。十年到农村去，有了

各种社会经历，得了人生的经验和体

会，也叫做上了社会大学。但是，能

再真正地、正规地上大学，而且是在

全国知名学府读书，机会实在是难得

啊，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

机会。

当初为什么选择复旦呢？当时，

四所大学最有名 ：北大、复旦、清华、

哈军工。在我们上海中学，大家都瞄

准这四所学校。照上海人的说法，特

别是在我们中学的提法，复旦就是上

海的北大。这对我是有影响的，所以

我就选择了复旦。为什么报考数学系

呢？当时很多人是因为哥德巴赫猜想

报考数学系的，但我不是。我原来是

教师，教数学，但是曾经在一堂电子

课上讲微积分时讲错了一题。我在讲

电容积分公式的时候，我讲了一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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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人一个。离上课还差五分钟的

时候，打第一遍铃，大家起来，拿着

馒头往教室跑。所以我养成了一个习

惯，晚上熬夜，早上起不来，不吃早

饭，至今还是这个习惯。我现在外语

也还可以，人家都以为我出去留学过。

后来，我是在哈佛学过一段时间，不

过我的外语不是在国外学的，而是在

复旦学的，完全是“路灯底下的外语”。

那个时候学外语很难，最难的就是单

词记不住。不过也好，一旦把它记住了，

就比较牢固，过了几十年还能用。

我最喜欢两门课。一是数学分析。

数学分析是最有用的学问。所有你能

够感觉到的问题，用数学分析一分析，

很多事情难的就变成容易的了。二是

概率论。概率论是最奇妙的学问。当

时教数学分析的老师，一位是李贤平

老师，一位是欧阳光中

老师。欧阳老师教课教

得最好，同学们第一爱

听。他讲课清晰，吸引

人，让你觉得不仅是进

入了一个科学殿堂，也

是进入了一个艺术殿

堂。他把数学的美全部

觉不对，差了一个常数。回头上去看，

原来在一个积分上我讲错了。虽然我

在黑板上马上更正了，但我还是觉得

自己的数学功底不好，所以去读数学。

我本来的想法很简单，学好数学后回

来还当我的教师。我最愿意的还是做

教师。

我刚到复旦的第一印象，觉得和

想象里的复旦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想

象中的这么一个庄严学府。我在中学

里就喜欢去图书馆，所以我从大门进

去后，先去看了图书馆，觉得它很不

错，接着就拐到了数学楼。数学楼也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建筑，是复旦最老

的楼之一，我很喜欢。我去数学系报

到，很激动，负责报到的老师也很高

兴、很激动，对我们很热情。接着我

来报到的是一个小女孩，扎两个小辫

子，脸红红的，穿个娃

娃衫，才 15 岁，是应

届生。她比我们小十几

岁，我的学生的年纪都

比她大。所以，我心里

头是一片沧桑啊。但

是，和这些小孩一起学

习反倒激励了我们，要

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

十年之后再回到学校，

我们的学习不是一种外

在的动力，而是一种内在的追求。不

会觉得四年时间太长，而是觉得时间

太短。最好一天能当两天用，晚上能

当白天用。如果说上帝要恩赐的话，

我们需要的就是时间。 时间流逝了十

年，才知道时间之宝贵 ；因为没有机

会能够进学堂，所以才觉得能进学府

的不易。这是那时一代人的感情，一

代人的思想。

尽管后来知道中国的高考就此开

了闸门，但当时 78 级有没有还不知道

呢。十年里能进入大学的人，连百分

之一都没有，更不要说进复旦了。所

以大家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拼命地

学习。学校老师讲，解放后从来没有

见到过这么勤奋的一届

学生。开始的时候是晚

上 10 点半熄灯。大家

吵着说，10 点半怎么

行呢？功课做不完，怎

么办？难道让大家都打

电筒啊？我当时还作为

学生代表，专门找了苏

步青校长，把这个事情

和他说了。苏校长说，

来日方长，既要学习，

还要注重身体，健康也是学生必要的。

后来还是把熄灯时间延迟了一点，教

室 10 点半熄灯，寝室 11 点熄灯。

11 点钟熄灯以后，一、二号楼

前面的路灯下面全是人，都是数学系

的。我们大部队都在路灯底下，大家

读外语什么的，学习非常勤奋。晚上

夜深人静，容易集中

精神，问题是早上起不

来。我记得当时每天早

上我们寝室里面都要睡

懒觉，全部睡到最后一

分钟。但是又不能不吃

早饭。所以，每天早上

派一个人去食堂里买馒

苏步青校长和李源潮校友（右一）在一起聊天

时间流逝了十年，才知道

时间之宝贵；因为没有机

会能够进学堂，所以才觉

得能进学府的不易。这是

那时一代人的感情，一代

人的思想。

我原来是教师，教数学，

但是曾经在一堂电子课

上讲微积分时讲错了一

题。我本来的想法很简

单，学好数学后回来还当

我的教师。我最愿意的还

是做教师。




